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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泛在学习的资源组织模型及其关键技术研究”（项目批准号：61073100）研究成果之一。

一、引言
早在 2006 年，托马斯·弗里德曼就在《世界是平的》一书

中看到大规模协作的意义。 加拿大的商人麦克欧文受 Linux
公开源代码的成功故事的启示，发起了“黄金公司挑战赛”计

划，向全世界的人征集寻找金矿的方法，结果是把一个价值

一亿美元的低绩效公司改造成了价值九十亿美元的大公司。
这让人看到全球范围大规模协作的力量进行创新和改革的

思想产生的巨大价值。 如今，大到波音飞机的制造、小到食品

行业的喷墨技术，企业利用大规模协作的力量来促进发展已

经成为必然的趋势， 许多知名公司在互联网上开放企业知

识，激发群体协作，在商业领域，人们称这种大规模的投入和
共同创造为维基经济。 借助于开放、平等的互联网环境，大规

模协作促使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的学习

者参与知识分享与共建，这一思想已经在企业、经济、管理等

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创造出巨大的作用和价值。
大规模协作使得信息的传递速度更快，范围更广，成千

上万的人使用博客、 播客等个人网络空间来表达自己的思

想，与世界各地的人交流，同时创造出各种新的文化和现象。

2011 年 3 月 ，作曲家 Eric Whitacre 在 TED（Technology, En-
tertainment, Design） 大会上分享了他创建和组织虚拟唱诗班
的研究。 全世界各地的志愿者根据 Eric Whitacre 发布的曲
谱，录下自己演唱的视频并通过 YouTube 网站上传，然后利

用音视频剪接技术将所有的音视频合成，形成虚拟合唱的影

片，其代表作品“sleep”，聚集了来自 58 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2051 个视频。作为一个完全开放、共建共享的平台，Wikipedia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共同协作， 至今已经形成了

285 个不同语言版本，共计 2000 多万词条，因此成为世界范

围内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参考工具，这是成千上万的

志愿者协作创造出巨大成果的典范。 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

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以共同的学习目标和内
容为基础，成功将大规模的教师和学习者聚集起来，形成了

一门大规模群体参与的新型在线开放课程，推动了开放教育

课程的新发展。 [1]

随着 Web2.0 应用的迅速发展， 互联网越来越表现得开

放、平等、聚合、创新。Web2.0 既体现了个性化的最大张扬，又

提供了与其他人和组织建立深度联系的平台， 使得人与人、
内容与内容之间的汇聚成为可能。 Web2.0 不仅是一种新媒
体、新技术，还创造了一个全球范围内无所不在、汇集大众智
慧的信息交流与共享的协作平台。 在社会性软件的支持下，
人们能够基于网络开展大范围协作和群体性协作，实现知识

的共享、协作、聚合。 这样一个平台所营造的是一种泛在知识

环境，技术从作为支持个体的工具更多地转变为一种支持泛
在学习、自由探究、知识建构、交流协作的无缝学习空间。 [2]这

种支持使得集体智慧的生成和发展成为可能。 如何利用集体

智慧应对纷繁复杂的问题，并通过大规模群体协作不断积聚

群体的力量、智慧，建构丰富的群体学习方式是当前学习理
论与实践发展值得研究的问题。

二、大规模协作学习的内涵
Tapscott 和 William 将把大规模协作描述为一种 “大范

围、 大数量和相互协作的网站用户的群体性参与模式”，[3]这

种协作往往是分布式的、常常没有联系的协作参与者合作结

构的出现，是人类目前可用的最发达的和扩展的集体创作过

程进行激发工作和协作的交汇。 [4]大规模的协作方式大都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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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互联网，大规模的参与者利用交互工具和其它电脑支持

的协作工具，同时、独立致力于一个项目的集体行为，创造出

无限可能的新的价值。 [5]

从以上对大规模协作的定义看来，尽管这种协作形式正

在应用于不同领域，但总体来说，大范围、大数量的群体协同

参与某一项集体活动，并创造出集体的成果是其定义的核心

内涵。 大规模协作学习具有两方面的特点：第一，大范围、大
量参与者参与的集体协作，与传统的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

相比，在组织结构上呈现去中心化的特点，其中不存在正式

而严格的组织结构和强制权力关系，但人们却因此能够更加

灵活高效地进行沟通协作；[6]第二，这种协作活动的结果是通

过大量的参与者一起参与某项共同的协作活动， 发挥集体的
效应，[7]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智慧形成的过程。 因此，我们可以从

这两个角度来对大规模协作学习的内涵进行界定， 并与小组

学习为主要形式的 CSCL和虚拟学习社区两个概念进行区分。

图 1 CSCL、虚拟学习社区与大规模协作学习的关系分布图

如图 1 所示，我们从两个维度对三种不同类型的学习进

行区分。 第一个维度是从个人和集体水平两个方向来研究学
习。 个人水平的学习主要关注个人能力发展，即便是以协作

学习的形式进行，这类的学习还是主要关注在协作学习中个

人能力的发展，例如，如何将个人的能力转化为集体的能力，
或是个人在集体学习中取得了怎样的发展等。 集体水平的学
习强调组织水平的成果，例如，集体文化、集体学习目标、集体

学习的结构特点与发展机制等。第二个维度是学习组织结构的

特点，从严格计划到松散的组织结构两个维度来进行分析。

CSCL 处于有严格的组织结构和关注个人水平学习的第
二象限内，这类学习形式大都以严格的计划进行，学习者需
要按照既定的时间、活动完成相应的小组协作任务，从而获

取个体知识和技能等方面的发展。 CSCL 研究的被试相对较
少，规模足够小，以便让所有人都能参与到明确的集体任务

中。 [8]协作学习强调小组形式完成既定任务，协作学习往往具
有明确的分工，每个小组都有具体的组长和组员，这种分配

往往是有预设的，会考虑到组员之间的同质和异质特点。
与 CSCL 相比， 虚拟学习社区更强调学习者在学习情境

中通过自组织的学习形式得到发展，因此，定位于第三、第四
象限，主要是在第三象限中，是比较松散的学习形式，学习者

没有非常严格的学习计划，更多的是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和

学习需要进行学习、解决问题、分享信息、讨论交流。 需要特

别说明的是，虚拟学习社区构建的目的更多是为学习者的个
人发展提供学习空间和学习环境，通过参与社区活动，提高

个人的学习能力，获得既定的学习成果。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

类的集体学习形式更多的是关注个人的发展。
大规模协作学习被界定在第四象限，是一种大量独立个

体基于共同理解而自愿参与的松散式协作形式。 [9]与传统协

作学习中进行稳定的小组划分不同，大规模协作学习不局限

在一个小组中，强调大范围协作和群体性协作，强调群体共

同完成一个学习任务，分享信息、资源、智慧。这种学习既能体
现集体知识建构的特点，又能够充分发挥每个参与者的作用，
并不是完全按照既定的组织结构发展的。

虚拟学习社区充分利用网络跨越时空限制的特点，为学

习者提供开放的学习环境，也是一种大范围群体参与共同学

习的形式。 那么，虚拟学习社区与大规模协作学习之间到底
有什么区别，我们将通过表 1 进行分析。

大规模协作学习强调在网络技术支持下，围绕某个共同

的学习目标或学习内容，通过大范围的群体协作共同完成任

务，在此基础上分享信息、资源，构建集体智慧，形成基于集
体共识的社会认知网络。

（1）学习目标：大规模协作学习是具有相同学习目标和

学习兴趣的群体，通过在线的协作、交流和分享等方式，形成

对某个知识内容形成集体共识的过程。 集体共识的形成，不
仅包含以知识点为节点的知识内容网络，还包含知识和人的

链接，最终形成以集体共识为基础、包含物化资源和人力资

源的社会认知网络。

（2）参与者：大规模协作学习的参与者是具有相同兴趣、
目的的独立个体，群体之间没有既定的角色划分，参与者之

间关系平等、开放，每个参与者既可以是知识的使用者，也可

以是知识的创建者、生产者。

（3）大规模协作学习没有固定角色的划分，也没有绝对
的权威和权利结构，在组织上呈现出松散的结构。 除了以群

体的形式参与学习以外，没有固定的学习组织。 当然，在大规

模协作学习开展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小团体、小组等子群

体，但这种现象都是基于成员之间的自由联系，并且也会随着

集体共识的不断发展产生变化，子群体的边界是模糊可变的。
（4）常见的学习活动：主要包括以学习资源共建共享为

表 1 大规模协作学习与虚拟学习社区的比较

大规模协作学习 虚拟学习社区

目标

形成集体共识 ， 建构集体智
慧；围绕集体共识 ，形成物化
资源和人力资源紧密联系的
社会认知网络。

促进知识建构和个体智慧的发展，
促进自身学习能力， 构建虚拟学习
环境；[10]形成人际团体与学习环境，
即社会网络。 [11]

参与
者

具有共同学习目标、学习兴趣
的群体，角色不定，关系平等。

具有共同学习目标、 学习兴趣的群
体，一般以课程班级为单位，通常由
学习者和助学者（教师、助教、管理
者）构成，角色既定。

组织
结构

超越稳定的小组规模，数量从
几人到上千人不等，围绕群体
共识形成松散的组织结构。

从几十到几千人不等， 交互网络复
杂，整体结构松散。

学习
活动

协同编辑 、协同批注 、订阅分
享、讨论交流等。

课程学习、信息分享、讨论答疑、发
布作品、练习测试等。

学习
资源

学习资源共建共享 ， 动态进
化，具有生成性、情境性；人也
是重要的学习资源。

预设的学习资源，更新周期长、改造
难度大；难以内聚生成性资源；人的
因素难以在学习资源中得到整合。

学习
评价

形成性评价为主、 多元评价、
多方评价。

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相结合，
通常是基于学习目标和内容的标准
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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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的的协同编辑、协同批注活动，以知识分享和推荐为

主要目的的订阅 、分享、交流活动，以获取共识为目的的讨
论、辩论、测试等活动。

（5）学习资源：大规模协作学习的重要价值就在于群体

参与学习资源的动态生成和不断进化。 物化的学习资源本身

可以通过群体的协同编辑、 学习生成等方式得到不断的发
展，同时又能将与学习资源相关的人力资源引用进来。 不同

的人对学习资源的理解，又赋予学习资源丰富的情境性。

（6）学习评价：大规模协作学习是一个群体共识不断进

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通过与知识、其他用户

之间的互动，提高个人的知识和能力，得到情感方面的满足，
对学习的评价并不是以知识内容为核心的标准化评价，而是

在学习者参与学习的过程中开展形成性的评价。 评价的方式

多元化，评价的实施主体也是多元的。

三、大规模协作学习的特征
（一）从协作学习到集体学习

集体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可以从社群性动物上

看到集体的意义———为共同的目标相互协作，取得个体无法
完成的成果，蚁群、狼群觅食是典型的集体学习的案例。 有组

织的人的群体活动也是如此，当然，其目标不一定是物质的，
很可能是抽象的、符号的或与文化相关。 例如在一些集体项

目，如足球、乐队中，每个人都很清楚自己的任务和集体的目
标，并以此为根据调整个人的活动。

从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看，任何人对同一事物的理解都不

相同，任何一件事物并不是只有一种唯一的理解，各种不同

的理解构成了这一事物的全部意义。 建构主义强调社会交互
对于学习的重要意义，在这种观点的推动下，学习者之间的

相互沟通、相互合作、共同负责，从而达到共同目标的过程尤

为关键。
学习的规模对学习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小组式协作学习

的交互仅仅产生于当次或短期的学习中，关系仅仅产生于当
前小组，交互的范围小，使交流讨论的进度变慢、观点不够丰

富；[12] 而集体学习的社会交互是一种持续的人与人之间的联

结，交互产生于整个群体中。 [13]集体学习过程是动态的、累积

的、自动适应、生成的、变化的，[14]个体与环境不断交互，集体
学习的过程不仅需要个体向其他人学习，同时还需要发展对

学习过程和学习本身可共享的理解和意义。
随着社会性软件的不断开发和应用， 大规模的集体学习

从技术上得到了支持。 Web2.0使学习模式上从单纯的接受到
共建共享发展成为可能。 随着多人在线文本、音频、视频编辑

等群体协同技术日益成熟，维基百科、多人在线角色扮演等多

种大规模协作的典型案例的影响不断增加， 大规模协作学习

环境设计。 [15]不断深入，大规模协作学习能够突破传统 CSCL
对于协作组的严格界定，从学习的集体性、社会情境性角度进

行设计，实现集体共识的建构。
大规模协作学习不是建立在将群体严格组织划分为静

态和稳定的小组之上，而是强调群体的参与性；群体是唯一

可以确定的组织形式，群体协作完成同一项学习任务，而不
是分小组完成学习任务的某个部分；群体的协作体现在学习

活动的整个过程，而不是体现在某个学习环节。 尽管在大规

模协作学习的过程中，由于学习者的兴趣、学习内容的不断
进化等因素的影响， 小组或小团队的产生并不能完全避免，
但这个过程是完全自发的，而且也会随着学习的发展产生变

化。 与固定结构的组织相比，集体智能更开放，更具可扩展

性，其边界是模糊的，人们有权利自由进出，因此才能产生更
多的新知识。 [16]大规模协作学习更多地体现在个人或小组无

法完成学习任务的情况下， 需要利用群体的力量解决问题。
学生是知识的学习者，同时也是知识的生产者、创建者，知识

的协同建构将能达到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状态。

（二）从个人知识建构到集体智慧建构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并不是单向灌输给学生，而是学习

者主动构建获取的。 知识建构可以分为个人知识建构和协作

知识建构。 对个人来说，知识建构是一个发生在个体内部的、
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不断转化、螺旋上升的过程。 个体的心
智活动同社会文化的种种变量与情境是不可分割的，知识是

“共建”的结果，因此，知识建构也是一个社会文化过程。 个人

的认知和社会建构之间的相互影响就是协作知识建构。 [17]按

照 Scardamalia 等人的观点， 知识应该作为社会产品被建构，
知识建构是思想的形成和持续改进过程，这种思想是对共同

体有价值的思想， 共同体知识的构建将超越个人贡献的总

和，因此，每个学习者不只是建构自己的知识，还在共同发展

集体的公共知识。 [18]协作知识建构思想的出现，使得教育的理
念转移到关注集体知识的建构和改善上来。 学习者作为社区

中的成员相互协作，创立、分享完善他们的知识，不断地将个

体建构和社会建构进行有效的融合，建构集体智慧。
集体智慧的概念最初来自于昆虫学家 William Morton

Wheeler 对蚂蚁的观察研究中。 Wheeler 发现，蚁群表现得像

一个动物的细胞，并且具有集体思维。 表面上独立的个体可

以合作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变得和一个单一的有机体没有什

么区别，他称之为更大的生物，即聚集的蚁群看起来形成了

一个“超有机体”。 [19]集体智慧是一个良构过程，组织中的每一
个成员都需要对过程的目标、内容形成共同的理解。 [20]每个个

体都在起作用，扮演一定的角色。 集体智慧的构建不是个体

智慧的简单叠加，而是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将所有人的观

点、偏好或思想组合在一起，使个体间的智慧达到进一步的
凝聚，形成群体解决更多个体无法完成问题的能力，[21]集体智

慧总和大于任何一个个体或组织及其简单叠加的智慧。 [22]

大规模协作学习的目的是促进学习者协同建构集体智

慧，也就是群体知识的建构与运用。 在这个群体中，每一个学
习者都是知识的使用者，更是知识的贡献者，每个学习者不

仅建构自己的知识， 也在为共同发展的集体知识做出贡献。
学习者之间是完全对等的关系。 学生拥有使用他人资源的权

利，这需要学习者具备对资源和信息进行辨别、整合、内化的
能力；学生也是资源的贡献者，这使得学习者需要全身心的

投入到学习中，充分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个体在群体中

的贡献，是基于学习者已有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

度价值观的综合运用。 在大量群体参与之中，学习者需要充

分体现出个人已有知识运用，还能够在与群体互动的过程中
充分挖掘已有的和未被发现的隐性知识，促进知识的综合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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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每一个成员对集体智慧的构建都有集体认知责任，即团

队中的知识建构分布在每个成员身上，而不是集中在领导者
身上，每个成员都应该完成自己的认知任务，在此基础上促

进集体活动的发展。 学习者在大规模协作学习中自动形成了

共同的规则和一定的共同体组织，但是这些规则和组织并非

一成不变，而是不断生成和变化的。 知识的构建也是一个动
态生成的过程，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零散到系统，同

时还伴随着知识的不断修正和完善，以保证知识建构的螺旋

上升。 学生在协作学习中面临不断产生的问题，这些问题必

然会引发学生新的思考，从而生成新的主题和内容，学生的

认识就不断深化，体验就不断丰富。 通过这样的学习环境，群
体的思维与智慧就可以被整个群体所共享，即整个学习群体

共同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而不是其中的某一位或某

几位学生完成意义建构。

（三）从知识内容到社会认知网络的构建
经济、 管理学界非常重视信息和人共同形成的社会网

络，他们用知识网络这个概念来表示一批人、资源和它们之

间的关系。 这一概念既体现了知识与知识之间的联系，又体

现了知识主体之间、人与资源之间的联系，在这些联系中，更
强调以人为导向的知识流动，目的是实现网络中的参与者之

间知识的传递、共享、创造和应用。 [23]因此，“人”的因素是知识

网络中的重要资源。 学习也是如此。 个人的发展并不仅仅取

决于学习者对物化或概念化知识的学习，更重要的是通过学
习与他人、学习环境进行互动，吸取他人智慧，得到学习上的

帮助。 “知道在哪里”和“知道谁”比“知道什么”和“知道怎样”
更为重要。 [24]

文化和认知是人类社会性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人的智
能源于社会性的相互作用，因此，知识不是一种静态对象，而

是社会性建构起来的， 学习的意义不仅在于知识内容的建

构， 更重要的是利用蕴含在社会人际网络中的集体智慧，形

成丰富的社会认知网络。 个人可以在集体学习中不断丰富、
完善内容网络，不仅能获取现有的知识，更能掌握学习的方
法和获得知识的途径，形成知识与人相互作用、相互交织的

网络，并能通过这个网络持续不断地获取所需的知识。 与一

般的社会网络建立的人际关系所不同的是，社会认知网络是

以知识内容为核心节点， 通过知识内容建立起知识之间、知
识和人之间的关系。 如图 2 所示，围绕“我眼中的广州”这一

知识内容，聚合了相关知识点和人力资源，学习者不仅可以

通过社会认知网络获取知识内容和物化的学习资源，还能通

过这些内容或资源与相应的人建立连接。 学习者与知识内容
之间产生的连接 ， 使得原有知识内容本身获得了新的意

义———透过学习内容聚集所有学习者的认知智慧，将物化资

源与人力资源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可以动态演化、自我发展

的社会认知网络。 [25]

大规模协作学习是大量独立个体协作构建集体智慧的
过程， 也是一个以集体共识为基础形成社会认知网络的过

程，也就是以集体学习的知识为节点，连接知识与知识、知识

与人之间的社会认知网络。 集体智慧的构建是集体知识网络

的构建，不仅包含知识内容，更重要的是包含知识与知识之
间的联系、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一方面，学习者通过在集体学

习中对物化或概念化的内容进行学习和分享，形成个体知识

网络，个体知识与集体知识的不断交互和相互影响，进而产

生内在的知识内容网络。 另一方面，学习者的学习是在参与
过程中，与其他学习者、教师之间建立动态的联系，获取新的

知识、吸取他人智慧、得到学习上的帮助，让一个学习者的行

为影响更多的学习者。 个人的知识组成了内部的认知网络，
个人之外的知识内容和人际关系构成了社会人际网络，二者
紧密结合，构建起集体的社会认知网络，如图 3 所示。 这与

Siemens 的联通主义学习理论的观点一致， 学习不再仅仅是

个人获取物化知识的过程，而是一个建立联系的过程，目的

是构建个人内部认知网络和外部社会网络。 [26]

图 3 集体社会认知网络建构过程

四、结束语
借助于开放、平等的互联网环境，大规模协作促使不同

领域、不同层面、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的学习者参与知识分享

与共建，这一思想已经在企业、经济、管理等领域产生了重要

影响，创造出巨大的作用和价值。 对于产品是知识和能力的

学习领域，我们已经通过协作平台技术的发展、大规模开放
课程等实践形式看到了大规模协作学习的深远影响。 学习也

不再仅仅是发生在课堂中的活动，而是发生在一个由技术支

持的课内外无缝学习空间。 随着学习资源、服务平台的普适

化、开放化，学习者进行跨界的学习、共享和协作的可能性将

大大增加，学习也将由传统的较为静态、封闭、稳定的组织形
式转化为生成、动态、具有丰富联系的人、知识、资源共同构图 2 围绕主题“我眼中的广州”形成的社会认知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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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社会认知网络。 为了促进大规模协作学习的有效开展，
大规模协作学习不仅要关注学习内容、 学习方式的转变，更
需要关注如何将参与学习的人纳入到整个学习中，成为学习

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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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open and equal Internet environment, mass collaboration enables learners to share and build know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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